
C6 大公園
責任編輯：孫嘉萍

二父
親
完
全
不
理
家
事
，
對
身
邊
事
也
就
經
常
視
而
不
見
。
因
此
，
常
發
生

令
人
啼
笑
皆
非
的
事
。

那
是
十
幾
年
前
，
盛
夏
一
個
酷
熱
的
下
午
，
我
下
班
回
家
，
一
進
門
，
父

親
才
要
午
睡
，
聽
見
有
動
靜
，
他
開
了
臥
室
的
門
伸
出
頭
來
，
友
好
地
朝
我
嘿

嘿
一
笑
，
我
嚇
了
一
跳
，
他
半
邊
臉
青
了
一
大
塊
：
﹁怎
麼
回
事
？
﹂

他
依
舊
嘻
嘻
地
笑
着
說
：
﹁沒
關
係
，
今
天
到
郵
局
摔
了
一
跤
。
﹂
隨
即

迫
不
及
待
地
說
：
﹁你
知
道
吧
，
剛
剛
報
道
的
消
息
，
莫
桑
比
克
高
溫
四
十
五

度
，
那
兒
的
人
怎
麼
活
呀
！
﹂

我
剛
從
外
面
的
火
爐
逃
回
家
，
太
陽
下
面
怕
也
有
五
十
幾
度
了
吧
，
揹
着

的
包
像
燒
紅
的
炭
一
樣
燙
手
，
很
可
能
已
經
中
暑
了
，
他
自
己
也
摔
得
鼻
青
臉

腫
，
他
卻
騰
雲
駕
霧
地
只
想
着
遙
遠
的
莫
桑
比
克
，
令
人
哭
笑
不
得
。

他
這
樣
﹁生
活
在
別
處
﹂
，
對
現
實
中
的
意
外
事
件
便
往
往
無
應
對
能
力

。
譬
如
宿
舍
停
水
一
天
，
停
電
半
天
，
或
要
去
醫
院
看
個
病
類
似
這
樣
的
事
，

他
能
提
前
一
天
就
坐
立
不
安
，
不
停
地
念
叨
：
怎
麼
辦
啊
？
怎
麼
辦
啊
？
對
於

這
種
不
可
抗
拒
的
事
，
我
也
實
在
不
知
道
除
了
面
對
現
實
外
還
能
有
什
麼
別
的

辦
法
。至

於
電
腦
壞
了
這
種
嚴
重
影
響
他
精
神
生
活
的
事
件
，
他
更
是
惶
惶
不
可

終
日
，
寧
可
什
麼
事
都
不
做
，
連
書
也
無
心
看
了
，
只
穿
好
正
規
的
衣
服
，
端

坐
在
沙
發
上
，
立
等
人
來
修
。
如
果
我
這
個
不
懂
電
腦
的
人
這
時
從
他
旁
邊
經

過
，
他
會
立
刻
叫
住
我
說
：
﹁我
們
商
量
一
下
怎
麼
解
決
好
不
好
？
﹂
由
此
我

想
，
父
親
在
思
想
分
析
、
邏
輯
判
斷
上
是
個
睿
智
的
人
，
大
有
化
煩
難
為
簡
明

的
能
力
。
而
在
生
活
上
卻
是
個
經
不
起
一
點
點
外
力
衝
擊
的
人
，
不
幸
有
促
簡

單
為
煩
難
的
﹁令
人
恐
怖
﹂
的
反
能
力
。
這
是
別
人
沒
有
辦
法
，
他
自
己
也
無

可
奈
何
的
。

三父
親
極
端
認
真
，
﹁認
死
理
﹂
，
是
一
個
能
頑
固
地

站
在
作
廢
了
的
站
牌
前
，
眼
看
着
這
路
車
一
輛
輛
開
過
不

停
，
依
然
堅
守
原
地
一
小
時
還
堅
信
車
會
來
的
人
。

有
半
年
時
間
，
他
天
天
盯
緊
外
孫
女
練
毛
筆
字
，
對

於
小
孩
的
拖
沓
很
不
高
興
，
但
絕
不
讓
步
。

父
親
也
以
這
樣
認
真
的
態
度
嚴
酷
地
挖
掘
自
己
的
思

想
，
結
合
當
年
痛
苦
的
思
想
改
造
，
寫
下
了
幾
萬
字
的

《
回
歸
﹃五
四
﹄
後
序
》
。

父
親
晚
年
總
在
思
考
，
他
很
欣
賞
一
位
無
名
思
想
家

的
幾
句
話
：

少
年
時
什
麼
都
信
，
就
有
了
幻
想
；
中
年
有
信
有
不

信
，
就
有
了
理
想
；
晚
年
有
大
片
懷

疑
，
只
有
一
點
點
相
信
，
就
有
了
思

想
。

他
感
嘆
這
幾
句
話
說
得
好
，
常

向
來
客
提
及
。
並
獨
自
思
考
，
集
中

在
這
樣
幾
個
問
題
上
：
當
年
的
理
想

是
什
麼
？
它
最
後
演
變
成
了
什
麼
？

為
什
麼
當
年
那
麼
多
優
秀
青
年
，
社

會
精
英
，
為
之
前
赴
後
繼
的
理
想
最
後
全
是
一
場
虛
幻
？

信
仰
馬
克
思
主
義
，
是
當
年
全
世
界
的
思
潮
，
那
麼
多
文

化
巨
匠
都
急
速
左
傾
：
羅
曼
羅
蘭
、
紀
德
、
蕭
伯
納
、
辛

克
萊
等
等
都
站
到
這
一
陣
營
。
這
裡
，
的
確
有
時
代
的
必

然
原
因
。
而
不
像
現
在
許
多
人
推
測
，
一
開
始
就
有
陰
謀

。
不
，
沒
有
陰
謀
，
當
年
參
加
革
命
的
都
是
純
潔
的
青
年

，
（
很
多
都
是
學
習
上
的
尖
子
）
。
問
題
是
，
誰
背
叛
了

理
想
？
誰
使
理
想
的
信
徒
蒙
受
了
如
此
屈
辱
？
誰
之
罪
？

這
樣
不
斷
地
思
想
，
使
答
案
不
斷
地
接
近
歷
史
真
相
，
使

他
更
確
信
，
這
不
是
簡
單
層
面
的
罪
與
罰
能
判
定
的
，
它

有
宏
大
複
雜
的
歷
史
背
景
，
有
更
深
刻
得
多
的
必
須
面
對

而
許
多
人
不
願
面
對
的
尖
銳
原
因
，
（
我
認
為
，
這
原
因
不
說
破
，
就
無
法
說

清
誰
該
負
什
麼
責
任
，
在
一
個
﹁事
無
不
可
言
﹂
的
環
境
裡
，
判
斷
是
非
就
不

能
脫
離
當
時
的
環
境
。
不
把
當
年
的
歷
史
環
境
說
透
，
不
把
當
年
全
國
人
民
的

思
想
狀
態
說
清
，
現
在
的
人
們
就
會
問
：
你
當
年
為
什
麼
要
那
麼
做
？
我
想
，

這
個
提
問
在
中
國
百
姓
中
具
有
極
大
的
普
遍
性
。
）

在
《
回
歸
五
四
》
後
序
裡
，
父
親
將
當
年
嚴
酷
地
責
己
而
不
是
懷
疑
的
思

想
改
造
過
程
做
了
詳
細
回
顧
，
面
對
那
段
歷
史
，
表
示
應
擔
負
一
份
沉
重
的
責

任
，
其
中
有
幾
大
段
十
分
沉
痛
，
他
剖
析
當
年
改
造
的
標
準
，
現
摘
錄
一
小
段
：

而
改
造
的
標
準
，
真
理
的
標
準
，
都
是
實
踐
，
集
中
到
最
高
的
實
踐
，
即

共
和
國
的
政
治
、
無
產
階
級
政
黨
的
政
策
與
策
略
。
我
本
來
是
由
衷
地
這
樣
相

信
，
後
來
是
願
意
這
樣
相
信
，
後
來
是
大
力
說
服
自
己
這
樣
相
信
。
所
謂
﹁胡

風
集
團
﹂
，
包
括
我
自
己
在
內
，
忽
然
成
了
﹁反
革
命
集
團
﹂
，
我
思
想
上
無

法
接
受
，
然
而
，
不
敢
懷
疑
。
懷
疑
心
情
剛
有
一
點
曲
折
流
露
的
《
說
﹁難
免

﹂
》
，
立
刻
就
被
高
明
所
洞
察
，
抓
出
來
給
以
打
擊
，
這
就
嚴
厲
地
警
告
了
我

：
對
這
個
定
案
不
容
許
有
一
點
懷
疑
。
由
我
的
《
關
於
胡
風
的
宗
派
主
義
》
，

一
改
再
改
三
改
而
成
了
《
關
於
胡
風
反
革
命
集
團
的
一
些
材
料
》
，
雖
非
我
始

料
所
及
，
但
是
它
導
致
了
那
樣
一
大
段
冤
獄
，
那
麼
多
人
受
到
迫
害
，
妻
離
子

散
，
家
破
人
亡
，
乃
至
失
智
發
狂
，
各
式
慘
死
，
其
中
包
括
了
我
青
年
時
期
幾

乎
全
部
好
友
，
特
別
是
一
貫
挈
我
掖
我
教
我
望
我
的
胡
風
，
我
對
他
們
的
苦
難

，
有
我
應
負
的
一
份
沉
重
的
責
任
。
本
書
的
編
輯
出
版
，
也
是
向
歷
史
把
這
份

沉
重
的
責
任
永
遠
銘
記
下
來
。

這
篇
後
序
是
一
九
九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初
稿
，
一
九
九
八
年
二
月
定
稿

。
那
一
年
多
的
日
子
裡
，
他
終
日
埋
頭
於
這
篇
稿
子
，
那
伏
案
的
背
影
，
我
現

在
還
記
得
清
清
楚
楚
。

（
中
）

美國人目前每年人
均飲用三十加侖（一百
一十五公升）的瓶裝水
，超過牛奶或啤酒的消
費量。僅二○○八年，
就有九十億加侖（超過

三十四億公升）的瓶裝水在美國出售，佔全
世界總消費的六分之一。

那麼瓶裝水真的就比普通的自來水更安
全，更衛生，甚至擁有神奇的健康功效嗎？
長 期 研 究 水 資 源 的 作 者 彼 得 格 萊 克
（Peter Gleick）在新作《瓶裝出售：我們
對於瓶裝水癡迷的背後的故事》（Bottled
and Sold： The Story behind our Obsession
with Bottled Water），對於生產和出售瓶裝
水的公司企業大加抨擊，從各種方位和角度
揭露了瓶裝水背後 「不得不說的故事」。

首先，他提出在美國，自來水由環境保
護署專門管理，而瓶裝水則是食品和醫藥管
理局的責任，兩者對於水質的要求不一、管
理嚴格程度也有差別。譬如，環保署對於自
來水中存在的人類和動物糞便中的大腸桿菌
（E. Coli) 十分警惕，要求超過五萬名顧客
的水廠每月至少檢查六十次，超過二百五十
萬顧客的則更是每月要檢查四百二十次，也
就是說一天就要檢查十次以上。瓶裝水卻沒
有這樣的規定，一九九一年法國名牌巴黎水
（Perrier）的污染醜聞只是瓶裝水污染事件
之一。

格萊克更為不滿的是瓶裝水公司花言巧
語、矇騙顧客的伎倆。比方說，他們的水源
明明來自佛羅里達、新澤西或其他州大城市
中的自來水，卻在商標、廣告中煞費苦心，
標榜是從 「雪原冰川」的亘古靈泉裡提取

的。
更有甚者，如今還有很多吹噓瓶裝水神奇藥效的虛假廣告

：什麼加氧水、減肥水、結構重塑水，彷彿喝了馬上就能返老
還童，消除所有健康危機。事實是，這些承諾不但無法實現，
它們的所謂 「科學根據」也都是無稽之談。

而且，根據作者的說法，無數次科學試驗都證明消費者根
本無法分辨自來水和瓶裝水哪個味道更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有的被測試者更喜歡自來水的口味，並且瓶裝水的價格越高
，喜歡它口味的人往往也越少。

當然，作者抨擊瓶裝水還出於環境保護的考慮。美國不少
瓶裝水公司都建立在缺水的沙漠地帶，比方說加州、得州，對
於當地的水資源是極大的浪費。更令人觸目驚心的是，生產用
來裝水的塑料瓶會消耗大量的石油。三十個一公升的塑料瓶就
要使用三公升的汽油，並且美國人對於回收使用這些塑料瓶
做得馬馬虎虎，常常是一扔了事，最後只是埋在地下垃圾堆
中。

作者甚至聲稱，中國購買大量的塑料水瓶，然後穿越大洋
運回去，加工改造後再製成其他廉價商品賣到美國，因為從經
濟角度上看這樣做非常合算。

本書顯然是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一家之言。作者本人據說
從不購買瓶裝水，而是直接飲用自來水。可是，消費者接觸一
下這樣的 「陰謀論」也大有好處。因為這至少能讓我們體會到
自己的飲食方式對於環境、健康各方面的影響舉足輕重，也可
以在日常生活中相應地提高警惕和自省的能力。

清代王漁洋在
《池北偶談》中，記
載康熙十七年，清政
府派一等侍衛到朝鮮
採詩，隨行孫致彌歸
後撰《朝鮮采風錄》

，乃採詩結集。王漁洋從中選取了部分朝
鮮漢詩於《池北偶談》一書中。這些詩的
風格韻味可與唐詩媲美，如果把它們放在
唐詩中，分不出它是朝鮮漢詩。

先看金宗直一首《仙槎寺》： 「偶到
仙槎寺，巖空松掛秋；鴝翻羅代蓋，龍蹴
佛天游；細雨僧縫衲，寒江客艤舟；孤雲
書帶草，獵獵滿池頭。」 這詩完全可以與
唐人五言詩媲美，而且形象生動。魚無跡
《逢雪》： 「馬上逢新雪，孤城欲閉時；
漸能消酒力，渾欲凍吟髭；落日無留景，
棲禽不定枝；灞橋驢背興，應與故人期。
」 這首詩的形象與場景，與中原詩人的詩
不分仲伯。權應仁《山居》： 「結屋倚青
嶂，攜瓶盛碧溪；徑因穿竹細，籬為見山
低。枕石巾黏蘚，栽花屐印泥；繁華夢不
到，閒味在幽息。」 讀這首詩，讓人感覺
形象之親切，都是我們在古詩中經常讀到
的形象，但這首詩寫得非常棒，可以與陶
淵明、王維比美，放在唐詩中也是上乘之
作。金流《寄友》： 「楊花落盡草萋萋，
楚客傷離思轉淒；佳節一年寒食過，亂山
千疊子規啼。虞翻去國前身老，王粲登樓
賦漫題；想得天涯回白首，昭陽江上夕陽
低。」 還真有點大詩人李白的味道。這首
詩讀起來更親切，不只是詩的形象、連歷

史人物典故都是中國化。鄭之聲《留別》： 「細草閒花水
上亭，綠楊如畫染春城；無人為唱陽關曲，獨有青山送我
行。」 讀這首詩更親切，自然讓人想到王維 「西出陽關無
故人」 的詩句。崔慶昌《採蓮曲》： 「水岸依依楊柳多，
小船遙聽採蓮歌；紅衣落盡秋風起，日暮芳洲生白波。」
金淨《江南思春》： 「江南殘夢日懨懨，愁逐年華日日添
。雙燕來時春欲暮，杏花微雨下重簾。」 皆有唐詩風味。
朝鮮漢詩中還有《武陵溪》、《斑竹淚》取材於中國歷史
文化傳說的詩作，可見中朝文脈相聯。

中國古代的詩歌中，題材廣泛，其中宦海抒懷便是一
類。朝鮮漢詩中也有這一類內容的詩作。柳永吉《福泉寺
》： 「落葉鳴廊夜雨懸，佛燈明滅客無眠；仙山一躡傷遲
暮，烏帽欺人二十年。」 同樣有中原文人情志。鄭知常
《醉後》： 「桃花紅雨燕呢喃，繞屋春山間翠嵐。一頂烏
紗慵不整，醉眠花塢夢江南。」 同樣有中原文人情態。金
宏彌《抒懷》： 「處獨居閒絕往還，只呼明月照清寒；憑
君莫話生涯事，成頃煙波數重山。」 宦海沉浮情感可見。
朴彌《題平壤館壁西京古跡詩三十首遺田儀曹》中的第五
首： 「高句驪起漢鴻嘉，宮殿遺虛草樹遮；怊悵乙支文德
死，國亡非為後庭花。」 詠史之作完全是中國歷史文化之
傳承。鄭道傳《嗚呼島弔田橫》： 「曉日出東海，直照孤
島中；夫子一片心，正與此時同；相去曠千載，嗚呼感予
衷；毛髮豎如竹，凜凜吹英風。」 田橫是秦末原齊國貴族
。自立為齊王。漢朝建立，田橫率部屬五百人逃亡海島。
漢高祖召田橫，田橫羞於稱臣，於途中自殺。其部下聞之
全部在島上自盡。這首弔田橫詩寫得非常凝重， 「毛髮豎
如竹，凜凜吹英風」 氣概非凡。

朝鮮半島與中國一衣帶水，為夏朝萁子封國。高句麗
、新羅、百濟三國時代，其中高句麗大半國土在鴨綠江這
邊。歷史上曾經歷過新羅聯合唐軍滅亡百濟、唐朝大軍三
征高句麗，中國與朝鮮有不解之緣。明清時為中國的附屬
國。

一到冬天，味蕾便十分懷
念一種名叫五道黑的魚。

兒時的記憶裡，冬天這種
魚特別多。父親有時一買就是
一麻袋，三毛錢一斤，實在是
便宜至極。五道黑這種魚不大

，一條一般約一二百克的樣子，身上因有五道黑
的紋路而得名。後來得知，它的學名又叫赤鱸，
是新疆珍稀的名貴魚種。

收拾魚的活兒，通常是我們小孩子幹的。我
們坐在小板櫈上，圍坐一圈，用剪刀把肚子破了
，再用凍僵的手指摳出肚子，去掉腮，一點點用
指甲刮去魚鱗，放水裡洗乾淨。我們幹得有條不
紊，耐心又細心。每逢這時，一旁的父親母親就
感嘆，說，唉，這學習也這樣上心就好嘍！

呵呵，能不上心嘛，我們頂討厭冬天，零下

二十多度呢，真是凍得哇哇叫，讓放學回來的我
們，常凍得哭鼻子。可一想到，能吃上五道黑，
對冬天的討厭，會減少許多。

寒冷的傍晚，廚房裡飄出香香的熱氣，在堂
屋裡氤氳。我們眼睛亮亮的，小臉紅撲撲的─
因為總是不停地要跑到灶頭邊，被爐火烤的。母
親也很快樂。她哼着歌，在砧板上很有節奏的切
，剁。然後，把葱花、辣椒、蒜瓣、薑片和大料
花椒一起，放熱油鍋裡爆香，小火把五道黑煎得
微黃，倒醬油，料酒，再添水燉煮。

兒時的許多個香香暖暖的冬夜裡，那些在鍋
裡咕嘟咕嘟着的魚，就像是在歡唱。這樣的歡唱
，讓我對生活會油然生起一種感激，熱愛之情。

橘黃的燈下，一大瓷盆五道黑，閃着誘人的
光。每一個人的手裡，都捏着一條五道黑。湯汁
順着手指流下來，就去用舌頭舔一下─我們不

會浪費一滴美味。五道黑的肉，呈蒜瓣狀，鮮嫩
細緻。只有脊刺，肉很好剝離。所以，小孩子的
我們，不擔心會卡着。

吃完了魚，魚湯倒一點在米飯裡，拌着吃，
很香。剩下的魚湯留着做魚凍兒。魚凍兒亦是我
們的最愛。放在涼房子一晚上，魚凍兒就凍好了
。第二天早晨吃早飯，用筷子輕輕挑起一小塊顫
巍巍的魚凍兒，放嘴裡，滑滑的，軟軟的，滋味
綿長，就着玉米糊糊，可以吃上兩大碗。

成年後很多年，不知道為什麼，再沒見過五
道黑，牠似乎絕跡了。倒是有一次在市場，突然
發現有五道黑賣，激動萬分，不管價格昂貴，買
了幾條，回家燒。

味道不錯，但還是覺得比起兒時的差了幾分
。小時候那種吃五道黑的快樂，再不可能體驗到
了，曾經的美味，亦只能在記憶裡回味了。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像一顆光
耀奪目的璀璨明珠，鑲嵌在紅土綿延
的雲貴高原。它是春城昆明的母親湖
，無私地付出，養育了天地之間的芸
芸眾生，用壯麗秀美的身軀，庇護着
多少亡靈的安寧。生於斯，葬於此，

是身後理想的歸宿，而一些文化人墓，就點綴在滇池畔。
聶耳墓在滇池上的西山之巔，這是環滇池地勢最高

的墓葬之一。聶耳是昆明人，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在
日本鵠沼海濱溺亡，兩年後骨灰帶回故鄉，安葬在西山
山坳，當時僅有一塊簡陋的墓碑標明墓主人的身份。一
九八○年，聶耳墓遷葬於現址，墓區建造得大氣、考究
和藝術：漢白玉的聶耳全身雕像佇立在松柏環抱的綠蔭
中，身披燦爛陽光。月琴狀的墓地，發音孔處恰好是墓
穴，屏風式的墓碑，前面刻着郭沫若手書： 「人民音樂
家聶耳之墓」 ，背面仍是郭氏撰寫的墓志銘。墓座上用
漢白玉精雕細刻的花圈，表達不盡哀思。二十四圈圓石
料呈音波狀鋪在四周路面，寓意聶耳英年早逝的生命和
震撼人心的音樂旋律。墓後反映萬眾一心、抗日救亡的
大型浮雕讓人熱血沸騰……

聶耳生活在民族危亡時代，貧窮、壓迫、異國鐵蹄
的踐踏使他不堪忍受，他接受進步思想，走上藝術救亡
之路， 「去做革命的音樂」，用鏗鏘有力的音符，喚起
億萬大眾一起衝鋒陷陣。一九三三年，聶耳加入中國共

產黨後，達到了創作的高峰，短短兩年內譜寫了《義勇
軍進行曲》、《畢業歌》、《大路歌》等三十多首歌曲
，其中《義勇軍進行曲》建國後被定為國歌。如今，每
天清晨在天安門廣場，在奧運、亞運頒獎儀式，升國旗
，唱國歌，炎黃子孫引以自豪！

與滇池隔區相望的雲南師範大學校園，迄今完好保
留着不少原 「西南聯大」的遺迹。穿過地面鋪着 「西南
聯大」歷史的浮雕，來到一座水泥築成的長方形墓塚前
，見墓碑血紅隸書，知道是聞一多衣冠塚，眼前閃出一
位清瘦有神，長髮蓄鬍，架着眼鏡，長袍在身，錚錚鐵
骨的文化人形象，就會想起《紅燭》、《死水》、《七
子之歌》等詩篇， 「你可知 『媽港』不是我的真名姓／
我離開你的襁褓太久了，母親……」，在七十四年後澳
門回歸祖國時，這首詩被譜曲傳唱，響徹華夏。

這座衣冠塚簡陋、普通，甚至有些寒酸，與他在
「西南聯大」後期的貧困生活極為相似，一度以刻印手

藝補貼家用。墓前石階上一把長劍浮雕，猶如他的思想
和筆，刺向黑暗和妖魔，是他寧折不彎性格的象徵。他
是教授、詩人、也是戰士，積極投身於反內戰、反獨裁
、反飢餓、爭民主的學運潮頭，因而上了國民黨特務的
黑名單，特別是民主人士李公樸被暗殺，好心人勸他避
一避，他沒有退縮，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他義無反
顧地參加悼念李公樸的大會，悲憤激昂地進行了《最後
一次演講》，會後在家門倒在特務罪惡的槍口下。聞一

多衣冠塚和李公樸墓、 「一二．一」遇害的四學生墓連
成一片，成為中國革命史的教育基地，時時激勵着後來
的莘莘學子。

金寶山藝術園林座落在滇池暉灣，這裡依山面水，
地勢開闊，樹木葱蘢，以 「風水」角度看，是塊吉壤。
遠遠看見青藤遮蓋的石林造型，就知道是電影演員楊麗
坤的墓了。楊麗坤的墓充滿電影元素：褐色墓碑嵌着
「阿詩瑪」影照彩瓷，碑文分行刻着： 「美麗阿詩瑪

美麗金花 楊麗坤」 ，以及她的生卒時間。墓座上刻有
「雲南的女兒」 五個字，用石料製成的書卷展開，楊麗

坤主演的《阿詩瑪》、《五朵金花》赫然在冊，碑後兩
側的石板宛如電影膠片……

「雲散我不散，日滅我不滅。我的靈魂永不散，我
的聲音永不滅」 。墓後石林上，阿詩瑪的台詞透出不屈
，與彝族姑娘楊麗坤的直率性格相像。她扮演的銀幕形
象，是美麗、善良和勤勞的化身，她當然不能接受對真
善美的玷污，以至在文革遭受迫害，精神和肉體都受到
極大摧殘，重病纏身，淡出影壇。 「阿詩瑪，你在哪裡
」？三十多年前，作家陳荒煤筆下的聲聲呼喚，道出了
人民群眾對這部打入冷宮的影片和楊麗坤的思念，痛斥
殘害文化藝術和人格尊嚴的倒行逆施。二○○○年七月
二十一日，楊麗坤不幸病逝，她的一半骨灰留在上海，
另一半骨灰帶回故鄉雲南，安葬在青山碧水的滇池畔，
可見雲南人民對自己女兒的愛有多深！

在金寶山，其他文化人的墓也各有特色：尹宜公墓
的墓碑刻着他改編填詞的雲南民歌《小河淌水》詞譜，
書法家尚文墓的墓碑是他的格言： 「心曠神怡 寵辱皆
忘」 ，畫家張建中墓柱狀的墓碑和雕像基座簡約而有立
體感……不同藝術造型的文化人墓葬，是對墓主人人生
評價的特有形式，彰顯人心向背及文化藝術的力量，因
為有的人死了，他的精神還活在人間。

自
由
地
活
着
是
很
困
難
的
。
所
以
，
追
求
自
由
就
成
了
很
多
人
此

生
追
求
的
境
界
。

一
年
來
，
我
的
心
情
一
直
不
舒
暢
，
都
是
拆
遷
惹
的
禍
。
一
個
生

活
久
了
的
地
方
，
自
然
產
生
依
賴
性
，
因
為
依
賴
，
便
有
了
感
情
，
有

了
感
情
，
當
然
不
願
意
離
開
它
。
何
況
沒
有
外
在
利
益
的
驅
使
，
更
不

隨
意
離
開
。
拆
遷
是
被
動
的
，
但
沒
有
辦
法
。
閒
暇
時
便
思
考
自
由
的

問
題
。人

類
為
了
追
求
自
由
，
作
出
了
巨
大
犧
牲
，
甚
至
不
惜
生
命
。
追

求
自
由
，
是
因
為
感
覺
不
自
由
，
而
不
自
由
主
要
源
自
於
兩
個
方
面
。

一
是
限
於
對
自
然
的
認
識
，
常
常
遭
遇
自
然
的
懲
罰
；
二
是
形
成
人
類

社
會
之
後
，
有
了
等
級
差
別
，
人
與
人
之
間
存
在
着
鬥
爭
—
—
為
名
，

為
利
。
因
此
，
人
類
社
會
從
一
開
始
起
，
就
不
是
自
由
的
。
追
求
自
由

是
人
類
有
史
以
來
的
自
然
使
然
。

在
有
階
級
的
社
會
裡
，
人
是
不
平
等
的
，
人
從

來
就
沒
有
平
等
過
。
處
於
弱
勢
的
人
群
，
總
想
爭
取

更
大
的
自
由
，
獲
得
尊
嚴
。
而
這
個
過
程
往
往
與
他

人
發
生
矛
盾
或
衝
突
，
甚
至
會
破
壞
他
人
的
利
益
，

於
是
社
會
逐
漸
形
成
公
德
，
哪
些
事
可
為
，
哪
些
事

不
可
為
；
於
是
社
會
便
誕
生
了
法
律
，
來
約
束
人
類

的
行
為
。
這
兩
種
鐵
律
保
證
了
社
會
的
進
步
與
文
明

，
社
會
也
因
此
而
基
本
有
序
。

不
過
，
人
生
來
是
自
私
的
，
有
慾
望
的
。
因
社

會
環
境
、
地
位
、
智
力
、
能
力
等
種
種
因
素
的
限
制

，
人
還
是
不
平
等
的
，
不
自
由
的
。

追
求
自
由
是
人
類
正
當
的
活
動
和
慾
望
，
無
可

非
議
。
很
多
人
只
想
自
由
地
活
着
，
並
不
想
去
侵
犯
他

人
。
自
由
地
活
着
已
經
成
為
現

代
的
最
高
境
界
—
—
誰
能
自
由

自
在
地
活
着
呢
？
幾
乎
沒
有
。

我
的
天
性
或
者
說
遺
傳
稟

賦
，
讓
我
與
許
多
人
不
一
樣
。

在
別
人
看
來
，
是
性
情
懦
弱
，

缺
乏
追
名
逐
利
的
能
力
，
其
實

我
就
想
過
個
安
靜
的
日
子
，
自
由
地
活
着
。

自
由
地
活
着
已
經
成
為
當
代
人
最
大
的
難
題
。

因
為
人
類
的
分
工
越
來
越
仔
細
，
越
來
越
離
不
開
他

人
。
梭
羅
跑
到
瓦
爾
登
湖
生
活
了
一
段
令
人
羨
慕
的

低
碳
生
活
，
可
他
還
是
耐
不
住
寂
寞
，
遠
離
了
湖

畔
。

問
題
是
，
當
年
的
梭
羅
還
可
以
到
瓦
爾
登
湖
去

生
活
，
而
我
們
今
天
能
夠
到
哪
裡
去
—
—
到
哪
裡
去

開
墾
土
地
？
到
哪
裡
去
捕
魚
？
就
連
蓋
個
小
木
屋
也

不
太
可
能
。

我
曾
經
夢
想
有
一
間
鄉
村
小
木
屋
，
養
一
頭
牛

，
幾
隻
羊
，
幾
隻
雞
，
幾
隻
鴨
，
外
加
一
把
獵
槍

—
—
即
便
沒
有
地
方
打
獵
，
偶
爾
望
望
它
也
是
興
奮

的
。
這
可
能
嗎
？
現
實
嗎
？
一
是
沒
有
地
方
讓
你
去

搭
建
一
間
小
木
屋
，
二
是
即
便
允
許
你
搭
建
小
木
屋
，
你
有
雄
厚
的
經

濟
實
力
嗎
？
或
者
說
你
有
足
夠
大
的
社
會
地
位
嗎
？
你
真
的
擁
有
足
夠

大
的
社
會
地
位
，
你
還
能
自
由
地
生
活
在
你
的
小
木
屋
嗎
？
所
以
，
人

是
不
自
由
的
。
社
會
發
展
越
快
，
文
明
程
度
越
高
，
人
越
不
能
得
到
自

由
。
因
為
人
已
經
不
是
個
體
，
更
多
的
是
社
會
的
屬
性
。

說
真
的
，
我
想
自
由
地
活
着
，
吃
得
簡
單
一
點
，
喝
得
乾
淨
一
點

，
睡
得
踏
實
一
點
。
可
是
我
的
牽
掛
太
多
，
上
有
老
媽
子
，
下
有
沒
有

獨
立
生
活
能
力
的
女
兒
。

我
想
自
由
地
活
着
，
可
是
我
不
能
自
由
地
活
着
，
所
以
，
我
時
常

痛
苦
，
時
常
牽
引
自
己
的
頭
髮
，
想
從
地
球
上
跳
開
去
。
跳
來
跳
去
，

我
還
是
在
最
原
始
的
位
置
。

日月如梭 方 竹

瓶
裝
水
﹁

陰
謀
論
﹂

馮

進

滇池的緬懷 霍無非

美
味
五
道
黑

葉

萍

活着是為了追求自由 光 潛

朝
鮮
漢
詩

李
業
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五日 星期六

滇池風光 （資料圖片）


